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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我国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对历史文化名城的保

护和利用也逐渐成为人民幸福感提升的标准和城市可持

续发展的重要议题。莒县位于鲁东南，拥有以陵阳河遗

址、莒国故城遗址等为代表的莒文化，以浮来山为载体

的地质文化和以莒县过门笺为代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而“整体性保护”和“活化利用”理念是保护和发展名

城的核心。莒县历史文化名城保护需用“整体性理念”

统筹文化与环境避免碎片化保护；通过活化利用实现莒

县名城的历史价值延续，实现保护与发展的平衡。本论

文立足于独特的莒县文化资源，针对名城保护中存在的

空间割裂，脉络不清问题，引入“整体性保护”理念；

针对旅游开发破坏文化遗产资源、业态单一的问题，引

入“活化利用”的理念，从城市空间、文化旅游、文化

产业三个方面，提出莒县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利用策

略，以实现文化传承、环境改善、经济发展和民生幸福

的目标。

一、莒县历史文化资源

我国幅员辽阔，不同地区的自然环境、历史发展轨

迹和社会风俗习惯等因素造就了各地丰富多元的文化内

涵。以省域（自治区、直辖市）为单元开展历史文化遗

产空间体系研究可以较为完整地呈现地方文化脉络，形

成区域文化价值的整体认知。[1] 位于山东省日照市莒县

的莒国故城遗址是东夷文化的核心代表之一，见证了先

秦时期山东地区的地方方国文明，其孕育的莒文化，与

齐文化、鲁文化并列为山东三大文化体系，是区域文明

发展的重要载体。

（一）文化遗产类型多样

莒县县域内有浮来山镇、东莞镇、寨里河镇、东莞

镇大沈刘庄村（大沈庄村）四处省级历史文化名镇名村。

同时，由于文化的多元性，莒县境内文物种类丰富，有

799 处不可移动文物，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包括大

朱家村遗址、杭头遗址、齐长城遗址－莒县段；省级文

物保护单位 11 处、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8 处、县级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 159 处。此外还有刘勰故居、莒县人民

会堂 2 处历史建筑。

莒县存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共有 219 项。其中，莒

县过门笺属于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这种剪纸形状像缩小的门帘，又名“门

笺”“挂钱”“门彩”，是莒县民众春节期间悬挂于门楣

的装饰物。一套完整的门笺通常为五张一组，悬挂时按

“头红二绿三黄四水（粉）五紫”的顺序排列，体现严

格的色彩礼制。在制作上，采用凿、剪、刻相结合的方

法，有的还用点染的方法，形成渐变效果。纹样包括三

类：文字类、图腾类、抽象类。作为承载鲁东南农耕文

明记忆的非遗项目，莒县过门笺是当地具有较大影响力

的文化名片。另外还有《孟姜女的传说》《秃尾巴老李

的传说》国家级非遗；莒县周姑戏、莒县查拳等省级非

遗；78 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及 219 项县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

（二）自然景观与文化景观的融合

莒县的一些文保单位都与旅游景区挂钩。县内有浮

来山风景区等 12 个 A 级旅游景区，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

1 处，省级乡村旅游重点村 3 处，旅游业持续繁荣。河

流、水库、山体、矿产、村落等与民俗活动、传统技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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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结合组成了庄古村、天成寨村、赵家石河村、苑家

沟村 4 个传统村落。浮来山风景区内的银杏古树，既是

重要的自然遗产，又因为“鲁莒会盟”的历史和信仰，

成为具有特定文化意义的坐标，这种自然与人文景观的

结合极大促进了当地旅游业的发展。

二、莒县保护现状与主要困境

（一）空间割裂，脉络不清

莒县历史文化名城保护面临的核心困境之一，在于

其历史文化遗产的空间结构呈现显著的“碎片化”特征，

导致整体文化脉络模糊不清。另外莒县缺乏历史文化街

区，导致整体历史格局保护存在缺失。

莒县县域呈东北－西南走向，其历史城区虽位于县

域中部，但承载核心文化价值的遗迹点却呈散点状分布。

浮来山与屋楼崮作为重要的旅游景点，分别在莒县的最

西端与最东端，空间距离颇为遥远。文物保护单位多集

中在东北、中部以南，这些关键的历史遗迹被现代化的

建成区和交通路线所割裂，彼此之间既缺乏连接，也未

能建立视觉上的呼应关系，导致在县域层面难以形成一

条连贯、清晰的路径。

莒国故城地处老城区中部，其历史格局在长期的时

空演变中已遭严重破坏。近数十年城市快速扩张与建设

进程中，老城经历大规模拆建活动，历史街巷的原有空

间形态逐渐改变，传统建筑形制被现代营造方式所取代。

这种变化让名城的特色越来越不鲜明，地方文化的记忆

也找不到依托。当承载大家共同记忆的地点消失时，基

于古城的文化故事就变得不完整，很难引起情感共鸣和

认同感。

（二）旅游开发破坏文化遗产资源

作为一个民族文化和情感记忆载体的文化城市而言，

应该将历史文化作为城市魅力提升的关键。[2] 依托丰富

的文化资源，莒县文化旅游业持续繁荣。2024 年全县接

待国内游客 952.75 万人次，实现国内旅游收入 52.56 亿

元。同时，也存在着过度开发与商业化现象。莒县古城

是在莒国故城遗址基础上建造的“仿古”建筑，现如今

成为莒县的旅游景点，虽然叫“古城”，但早已失去原有

的文化底蕴，整个景区弥漫着浓重的商业气息。浮来山

风景区内是莒县重要的文物古迹聚集地，有定林寺、刘

勰故居等重要史迹和活文物“天下第一银杏树”，而在旅

游旺季时，大量游客可能会对古树根系周围的土壤、寺

内古建筑的环境造成压力。

（三）业态单一，体验不足

莒县景区仍以传统观光为主，未能将莒文化符号有

机融入游览。在现有游览动线中，莒文化既无技艺展示，

也缺少体验式活动设计，游客仍处于“被动观看”状态，

难以建立对莒文化的情感连接与文化认同。本地民宿及

酒店多停留在常规住宿功能，未将莒文化符号融入空间

装饰、特色活动或伴手礼开发中，削弱了旅游点的吸引

力与记忆点。

三、莒县历史文化名城整体性保护策略

（一）划定三级保护区

莒县作为历史文化名城，它的保护应该遵循整体性

保护原则。莒县的历史城区（莒国古城）划定为核心区

域；老城区、经开区划定为缓冲区；沭河东、浮来山、

闫庄、高铁片区划定为一般区域。[3] 对于历史城区，以

古城墙遗址范围为基础，严格保护历史遗存的真实性，

进行保护和开展文化活动与展示。老城片区等缓冲区的

布局应该与莒县古城配套互补，设置游客服务中心、酒

店民宿、餐饮、非遗工坊等，分担古城的服务压力，形

成功能互补。沭河东、浮来山保护片区应规划连接历史

城区与浮来山、沭河的文化绿道或风景道，通过骑行、

徒步等方式，强化“古城－名山－好水”的一体化体验。

闫庄、高铁片区应可以在公园、道路、公交站、高铁站

等公共空间，鼓励建筑师从莒文化符号汲取灵感，设计

出与莒文化相关的文化地标。

（二）构建历史文化长廊

1. 历史文化名村带领下的古村落集群保护路线

线路一以东莞镇大沈庄历史文化名村为核心，串联

起柏庄古村、天成寨村、赵家石河村、苑家沟村四个传

统村落。对它们的保护，可以依据村落的不同资源，进

行定位和功能上的互补。柏庄古村曾是中共鲁东南特委

驻扎地，红色基因深深扎根在这里。依托红色文化资源，

可以打造具有当地特色的红色文化旅游线路。天成寨村

地处山区，地势险要，可以发挥山寨、田地、山林相结

合的景观优势，助力乡村振兴。通过线路一的打造，避

免了单一村落的保护，而是形成规模效应，提升文化影

响力，为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框架下的乡村历史文化遗产

提供可行措施。

2. 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观融合保护线路

线路二串联了自然景观沭河、浮来山风景区，人文

景观莒国古城、莒州博物馆、莒县人民会堂、刘勰纪念

碑，构成了一条文化遗产类型丰富的文化长廊。对浮来

山风景区强化其文化内涵的解说，如浮来山与文心雕龙

文化的关联；莒州博物馆应该提升展览水平和讲解服务，

对莒国古城在保护真实性基础上增加商业与文化功能，



57

艺术人文与社科前沿 | 第3卷/第22期
Frontiers of Arts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并使莒县人民会堂等设施承担起文化传播与公众教育的

职责。将分散的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联系起来，更有针

对性地保护好不同类型遗产。

四、莒县历史文化名城活化利用策略

（一）文化＋旅游深度融合

1. 打造“莒文化”品牌 IP

莒县过门笺作为国家级非遗，不仅具有装饰性，还

体现了地区文化特色，是民族文化传承的重要形式，也

是连接外地人与当地居民的纽带。所以可以根据莒县过

门笺的特色打造品牌 IP，实现从纪念品到文创消费品的

升级。在角色设计上，可以选择“福”字的动物化形象，

如“福鲤”。在装饰上，身上的服饰装饰鲤鱼跃龙门的图

案，袖口运用过门笺常用的盘长纹。眉心刻太阳图案，

鲤鱼形象的尾部采用剪纸的镂空效果，融合莒县的文化

符号。配色使用传统的红色、金色，搭配蓝、绿、紫点

缀。在动作上，“福鲤”可以手持门笺做出贴门的姿势。

设计的卡通形象不仅可以作为旅游产品进行销售，还可

以进行文化宣传，增强游客的文化体验和认同感。

2. 开发沉浸式文化剧本杀

沉浸式剧本杀作为一种融合角色扮演、逻辑推理与

社交互动的现代娱乐形式，已成为文旅融合的创新载体。

剧本内容可以立足莒文化资源，进行故事创作与情节设

计。以莒国历史为背景、传统图像文字为线索设计剧情，

使玩家在解谜过程中逐步了解莒地文明。民宿沉浸式剧

本杀不仅能够提升游客的参与度，更能形成具有传播力

的文化体验产品，借助游客自传播扩大莒文化影响力，

实现文化传承与旅游消费的良性互动。

（二）文化＋产业创新驱动

1. 推动跨界联名

在新文创战略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背景

下，品牌联名作为一种融合文化创新与商业价值的跨界

合作模式，逐渐成为品牌突破同质化竞争、实现文化赋

能的重要路径。[4] 莒文化在中华文明历史进程中有着重

要的影响，但是相比齐鲁文化，它受到政治、地理等因

素的影响，难以形成完整的文化体系。而提取文化符号，

将其转化为设计产品等，就成了宣传莒县、使莒地文化

重焕生机的重要举措。与学校合作、设计机构合作，推

出有文化意义的联名限量产品，能够提升莒文化 IP 的知

名度和市场吸引力。

2. 实施非遗“生产性保护”

莒县过门笺作为莒县最有影响力的非遗，不仅具有

历史价值，而且与当下人们的生产生活有重要联系。对

于它，可以进行“生产性保护”。莒县的大柏林村采用了

合作社经营的模式推动莒县过门笺的生产性保护，2023

年村集体经济收入达 18.2 万元，实现文化价值与经济收

益的双向共赢。[5] 除了合作社的方法，还可以发展企业

带动模式。与积极进行文化传承的企业合作，企业将先

进的技术与传统的手工艺相结合，开发符合当今社会人

们审美观念的剪纸作品以及衍生产品。发展以“莒县过

门笺”为代表的非遗生产性保护，目的并非批量生产剪

纸，而是守护活着的文化思维与审美语言，它是破解非

遗传承危机、激活历史文化名城活力的关键。

小结

历史文化名城是延续中华历史文化文脉的重要载体，

也是世人观察中国厚重历史文化的重要窗口。[6]莒县作

为省级历史文化名城，它的保护利用并非简单的“修旧

如旧”，而是要确立一种整体性、活态化保护的理念。立

足整体性保护观念，划定三级保护区，并构建历史文化

长廊；针对旅游业对文化遗产资源的破坏、名城内产业

单一、名城保护利用的问题，立足于活态化利用理念，

促进文化与旅游业结合，打造专属品牌IP，并开发沉浸

式剧本杀，吸引游客；促进文化与产业联合发展，推动

跨界联名、非遗“生产性保护”，让遗产真正融入现代生

活，推动城市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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